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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園藝系康有德教授口述歷史

時間：2007.06.13

下午：03：00

地點：園藝系館康有德教授辦公室

出席者：康有德教授

訪談者：黃富三教授、徐年生博士、林士江秘書

訪談內容：

康有德：我從（民國）37年七月就來台灣。那時內戰還在大陸上東北打，北平還沒有陷落。國共在

談談打打中。

黃富三：民國37年7月來到台灣？

康有德：對，沒有錯。我是轉學到早期的臺大來念的。

黃富三：所以您是到臺大就學？

康有德：就讀，是轉學。大學四年我在大陸念兩年，在臺大念兩年。

黃富三：大陸是念那個大學？

康有德：西北農業大學在陝西省。

黃富三：陝西西北農業大學，我幾年前去過。

康有德： 你有去過嗎？現在叫農林科技大學，是西北地區國家重點的大學。當時到台灣考臺大考兩

次，第一次考到一半考卷被撕掉了，因為那時候鬧學潮，鬧得很凶。

黃富三：既然您談到西北大學，祖籍是哪裡？

康有德： 我出生地是在河北省，在北京東邊100公里左右，現在叫遵化縣，出生地名叫馬蘭峪，什麼

地方呢？清朝五個皇帝陵墓的地方，有順治、康熙、乾隆、咸豐、同治，還包括康熙的祖母

孝莊皇后，都葬在那個地方。

黃富三：那這個是風水的寶地啊。

康有德：是康熙皇帝看中的萬年吉地。

黃富三： 今天要請教的一些問題。首先，就是臺大從日治時期轉到國民政府時期，臺大農場的歷史有

一點點曖昧不明。因為我們看資料，日治時期，臺大的農場有附屬農場、附屬牧場，還有果

樹園三處，那您知不知道這三處有所謂的農場場長。這個場長指的是，三個地方有一個總的

農場場長；還是指農場有農場場長、牧場有牧場場長，果樹園又有一個類似園長職位的？

康有德： 日本的學制，是歐洲的講座制，所以當時的講座，農化理學院中有：作物講座、遺傳育種講

座、農經經濟講座、園藝講座。沒有試驗場這個名稱，試驗農場跟教授是合而為一的，沒有

一個總的農場場長。

黃富三：那原來的農場場長這個職位是怎麼來的？

康有德： 沒有農場總場長，所有人員的薪水都是帝大直接發放。以園藝系來說，當時園藝講座，是田

中長三郎教授；育種是磯永吉教授；農經是奧田彧等教授。到今天我問日本人這個「彧」發

什麼音，都沒有問到，查字典也查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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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富三：問曹永和教授，他一定知道。

康有德： 對，他會知道。所以當時沒有農業試驗場組織，農場是跟講座合而為一的。講座是說磯永吉

先生研究水稻、田中長三郎先生研究柑橘，他是柑橘類的世界權威。

黃富三：那這個農場長的名稱是怎麼來的？

康有德： 沒有農場長，光復以後就沒有了。我來到台灣後，那時候並沒有場長，只是有個園藝場、農

場、畜牧場。

徐年生：那他們主事者的職稱有沒有？比方說主任這一些的？

康有德： 到什麼時候呢？到馬保之先生當農學院院長的時候才開始成立組織。馬保之先生成立農事試

驗場，把這幾個場合併在一起，然後有畜牧場、園藝場、農藝場等等。場長由院長兼，下設

秘書、多組主任等。當時農場是以農藝場為主。

黃富三：那您知道徐慶鐘教授接收的時候有接任場長嗎？那這是怎麼回事？

康有德： 在我印象中沒有。徐慶鐘沒有做過臺大的農場場長。光復以後，農林廳廳長趙連芳先生他當

農林廳廳長。臺大的農化系徐水泉教授兼省農業試驗所長，後來給湯文通教授兼。光復以

後，臺大跟農業試驗所，現在的霧峰分家。分家之後，這塊土地一部份，因為沒有錢，農業

試驗所就搬家，電力公司買了一塊地去，就是公館附近的電力公司。這些錢給農業試驗所搬

遷到台中霧峰，其餘的土地就是給了台灣科技大學。

黃富三： 我打岔一下，所以說徐慶鐘在光復接收的時候，並沒有擔任所謂的農場場長？

康有德： 據我了解，徐慶鐘先生在日治時代，曾代表日本時代的政府，到大陸去考察。趙連芳先生從

南京到了福州去接他，一起過去，陪他考察農業。徐慶鐘先生是日治時代畢業的。台灣籍的

大學生有幾個，很少帝大畢業。文法科根本沒有，但農業有，醫學有，農業有作物研究室畢

業的，就在這4號館樓上，徐慶鐘先生是其中之一。還有一位陳烱崧教授，他們都是作物研

究室畢業的，是馬保之做院長的時代。馬保之為什麼到了臺大來，當時院長是周楨先生，森

林系教授，硬讓周楨先生把院長的位子讓出來給他，條件是農復會給臺大30萬美金。蔣夢

麟先生壓著錢思亮讓，馬保之來後把農場成立組起來，來了一些個廣西籍的人，然後陸志凌

等人成立了農場，才有會計室獨立預算等等的單位。以農復會補助金費等，買了一些土地，

就是舟山路農場宿舍局部的土地，他們也分了幾間，現在基隆路對面，正蓋學生宿舍，就是

用農復會拿來的錢買的土地。至於管理學院商學系等那塊土地，原是園藝場的土地，美軍在

韓戰打了個平手，呈膠著狀態，維持北緯38度線上，無所謂輸贏。不過，法國在越南打敗

仗，美國一看，不得了，趕緊參加越戰，幫助法國人打越戰。打越戰以台灣當作中繼站，美

國空軍13航空隊本部須要園藝場的土地，要讓它搬遷，就是現在管理學院所在地。現在還

有日本人移來的南洋蒲葵，那幾株樹長得高高的，就在原園藝場的門前，我來臺大的時，幾

株才高約到胸口，現在長得那麼高，美軍在那蓋軍營時，沒有把樹砍掉。

黃富三：那園藝場剩下的那幾株要拍照，唯一的證物是蒲葵。

康有德： 那個時候正是反共抗俄的高潮、一定要我搬遷，而且要限時。田中長三郎留下很多的果樹

標本在那個地方，果樹都長了20~30年了，怎麼搬？而且搬移還要看時期，時期不對樹會

死掉。唉！限時搬家，就算有千萬個不高興也得要搬，所以我獅子大開口，那時黃金台幣

200塊錢一兩，我要了350萬元。那個時候顧元亮先生當場長，院長兼場長，我在公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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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寫要350萬元。當時顧元亮先生在3號館西邊教室上課，時間急迫，我拿著公文到教室敲

門進去請他簽。他一看說：『你要這麼多錢呀。』我說不管，先寫上去看他們怎麼說。顧

先生簽了就送出去。巧的是，我在印度當兵，團長是黃占魁先生，黃將軍做國防部的次長

，管這個事情。他們派來兩個上校，我說請轉告黃將軍我是他的老部下，我當兵，他當團

長。就這樣一個錢沒有少，350萬元買了24公頃土地，現在高速公路徵地可能剩20公頃。

  350萬元一個錢沒有少，台北市原有3個機場：松山機場大家都清楚，南機場知道嗎？就是

馬場町旁邊的，第3個秘密的機場就是建在安康農場上。日據時代是最機密的，緊急時小飛

機可以降落的。那個時候買了24公頃土地，部份是民用土地，用軍方的壓力強迫他們賣。當

然有一部份機場的跑道，軍方就跟臺大分，就這樣把24公頃土地買下來。買地本來有兩個選

擇，一個是師大分部，就是公館附近那個，因當時沒有堤防怕淹水，沒有選擇那裡，最後買

在安坑。我們把果樹搬到畜牧場山下第7、8宿舍附近。買了土地後隔了很久沒有用，人家告

錢校長說你把我土地徵去做農場，地主不用我有權收回，但這事情一直壓著，不了了之。這

350萬元中也包含農場職員宿整修的款項，搬到第7、8宿舍之間。因基隆路排水不好，颱風

水淹到胸口高，果樹5、6年，根都還沒長出來，根都泡在水裡，雖然沒有死，但根都不會長

，因為水太高。

黃富三： 這裡仍有幾點疑問，顯然徐慶鐘不應該是農場場長，但我們有看到資料，王益滔當過所謂牧

場主任。如果說有牧場主任的話，理論上徐慶鐘是不是附屬農場主任，果樹園也有果樹園主

任？

康有德： 沒有。聽說過有農場主任，那是馬保之當院長以後的事。以我的理解，至少沒有這個事情。

王益滔先生來台很早，他是農經的教授，那個時候沒有所謂主任、場長，沒有。因為他是農

學院院長王益滔先生，所以兼這個職務，王益滔下來是陳振鐸院長，接下來是森林系的周楨

院長，再下來是馬保之先生。

黃富三：還是第一任有蔡邦華。

康有德： 對，那個時候是剛光復時，更早一點，蔡邦華院長是在王益滔先生之前。我來台灣的時候，

臺大的校長是莊長恭先生，之前是陸志鴻先生，莊長恭先生下來才是傅斯年先生。

黃富三：民國36年1月。

康有德： 王益滔先生是農經系教授兼了院長。院長名義上是兼農場場長，那個時候還沒有所謂的場

長、主任之類的。

黃富三：對，那是改制後，現在我們只有改制之前最不清礎。

康有德：只有馬保之來臺大之後才正式改制。

黃富三： 因為農場寫的資料有歷任場長有這些人，我們查了早期的資料，日治時期有農場場長，我們

不知道農場場長的情況。

康有德： 沒有，是沒有。它是講座教授跟農場合而為一的，包括台灣省農業試驗所都是跟臺大合而為

一。在日據時，台灣沒有省，光復後改制國立台灣大學，所以有個國立二字，但是國立台灣

大學的錢，是由台灣省政府出，台灣省政府出錢，省議會傅斯年先生就要列席報告，那個時

候會場上為了臺大的窮學生爭取經費補助，跟郭國基省議員對扛起來了。那時議會在南海路

的角落上，不是植物園，後來作了美國新聞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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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年生： 您剛才提到的農事試驗所，是不是屬於總督府？應該不是臺大的吧？

康有德： 不不，那個時候台灣行政很亂，試驗所的所長還是臺大的教授兼的。像許水泉先生、湯文通先

生都兼過農事試驗所所長。後來國跟省農業試驗所分開了，把試驗所的土地跟臺大的土地劃

分開來，一部份是臺大的土地，一部份是省有的土地。省農業試驗所也搬到台中霧峰去了。

黃富三：所以，那現在徐慶鐘先生，他的身份到現在還是不明。

康有德： 他當過農林廳廳長，在日治時代拿到帝大的學士，沒有幾個人。我知道的園藝系有2、3

人，很少，因為日本人不讓你念帝大，特別是文政科系，根本不要你進來。

黃富三：台灣人要念，都跑到日本、大陸去念。

康有德：對。

康有德：這個我看了你給我的這些題目。

黃富三： 這幾個問題，所以第一、第二個問題還是蠻麻煩的。就是說，最曖昧不明的一段過渡期的歷

史，那我們是怕白紙寫黑字，我們學歷史的怕錯了很難改。有時候你沒有把握，寧可留白。

康有德： 你可以這樣說，就是說我的記憶是這樣的，別人的記憶是那樣的，你們就作最後的處理，好

不好？這樣也是處理的一種方式。

黃富三： 是是。因為依我們的理解，從日治時期的講座制，一直到馬保之確立這個制度之前，日本人

的那個精神還在，所以三個處一定是由該處的主任去監管。

康有德： 光復以後，百廢待舉，沒有錢。教授薪水低，你知道不知道？很可憐，寅吃卯糧啊！每個月

的5號到10號，大家向會計室借下個月的錢。農工系的金城教授，有他六個小孩，金師母就

說，你去借糧食去，金教授回一句話，你也去借啊。到中午了，農工系的同學說，金教授你

吃過飯了？金教授說吃過了。實際上沒有吃飯，只喝白開水。慘啊！

黃富三：那是幾年的事？

康有德：民國37、38年時候的事。

黃富三：37、38？那個應該是魏道明已經接省長了吧？

康有德： 38年還是魏道明，38年底才是陳誠。魏道明省長的時候，省政府就是現在的總統府，那時

候可以隨便進去的，沒人管。

黃富三： 不過那段期間會有欠薪的事嗎？您說魏道明時期寅吃卯量？是說他沒有按時間發薪水，還是

說不夠？

康有德：發薪水，老台幣換新台幣，通貨貶值，物價高漲。

黃富三：老台幣換新台幣那應該是1950年的時候。

徐年生：四萬塊換一塊錢。

康有德： 不是不是，你去看看我繳的費用。那是我繳3千塊錢的老台幣，現在的校史館還把我的收據

陳列在那兒。我身份每個月可以領七塊錢，每月七塊錢的貸金。一個月的伙食約花四塊錢，

留下一塊多錢作理髮、洗洗衣服，買點牙刷牙膏，怎麼過活啊？但是有配給的米，到公館去

區公所去，有配給的米油鹽。伙食費怎麼分配呢？那時候新店到萬華有小火車，輪值同學組

織伙食團，坐第一班小火車跑到萬華買菜。買什麼菜呢？站在那個牛肉攤的邊上，那時候沒

有黃牛肉，都是水牛。水牛肉黑黑的顏色，表面上有白白的筋、絲，肉販把這些筋筋絲絲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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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弄成一推，很便宜，買回來，然後買了3盤到4盤的豆腐，買點空心菜。回來後，那

個時候臺大給了一個下女（廚工）煮飯。就拿兩盤豆腐、三盤豆腐，和這個牛筋、牛絲放在

一起煮。那時都燒煤球，火不會熄的，所以燉得爛爛的。有空心菜、豆腐、粗米飯。也就維

持得住，七塊錢，也就是現在的新台幣七塊錢。所以就這樣慢慢過，苦啊！當助教時是最

可憐的，180塊錢一個月，有同學結婚，送禮要50塊，兩個同學結婚的話，你看這怎麼活？

借！寅吃卯糧的借。

黃富三： 剛開始那段時間，其實所有人都窮啊，包括說有錢人幾十萬變成了幾十塊錢。在1949年以

前，三處主管的任用沒有什麼一定的章法嗎？

康有德： 沒有。日治時代是由講座教授兼任。薪水是公家發，農場目的是配合作實驗，不是做官。

黃富三： 好，那順便問底下4、5、6、7這幾個問題。您認為，農場的園藝場，在農學院或者\在整個

農場中的角色，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或扮演特別的角色？

康有德： 我回答這個問題有點撈過界。因為我不是農場的人，說這個之後，要讚美他們幾句話，好像

有點這個，不說讚美的話又有點不好意思。試驗場是掛個名字啊，試驗兩字是可以成功也可

以允許失敗的，才叫試驗。允許失敗還賺什麼錢呢？所以山地農場，我把那個試驗改稱實

驗。山地農場19年的時間，在開始的種種，我寫了一本《風華歲月十九年》。過去日治時

代，沒有那麼多的會計、沒有那麼多的行政部分。田中長三郎，他是研究柑橘的權威。給他

幾個工人、2個助手、研究室，給他日幣兩萬銀元，夠他花、夠他去世界各地旅行，蒐集標

本，也不報銷等麻煩。我去英國的試驗場，以為這樣很大的試驗場一定是有很多行政人員，

會計只有兩個老太婆。所以在山上，我本來想送一個這樣一塊石頭，上刻坐吃山空，那麼多

人。唉，不說了，說多了傷感情。

黃富三：所以您認為，錢沒有花在刀口上；該花的錢政府沒有花？

康有德： 不是該花的錢沒有花，而是沒有錢好花。沒有錢怎麼花？所以要農場自己去賺錢賣麵包等。

你知道在博校長的時候曾賣過果汁，現在還有沒有？哪裡的？

林秘書：現在沒有。現在是園藝組作的。

康有德：園藝組作的？園藝組哪來的果汁？

林秘書：他做那個百香果汁。

康有德：百香果汁哪裡的？

林秘書：跟農民買進的。

康有德： 你標示的是臺大農場的果汁，傅斯年校長知道後說不能賣。臺大怎麼賣別人的東西？不是臺

大的東西不能賣。臺大這兩個字是金字招牌，臺大的麵包、臺大的牛奶、臺大的什麼。

黃富三：一定要是自己真正生產的才算數。

康有德： 我不曉得農場牛奶現在怎麼樣？夠不夠賣？臺大的牛奶，因為相信「臺大」兩個字，公賣局

的一位朋友，他說我的媽媽，想吃臺大牛奶訂不到，康教授拜託你訂個臺大的牛奶好不好？

我說好啊，我就找事務組的樣子。他們說每月要扣我的薪水，很麻煩的，臺大有多的，每天

送過去就好。臺大送牛奶的人就給送去了，那時候山下還有很多養牛的，他們的牛奶裝臺大

的奶，裝在一起送去，上面沒有「臺大牛奶」的字樣。那老太太70幾歲一看，我訂臺大的

牛奶，為什麼給我送這個牛奶？就發了大脾氣啊。那個送牛奶的說：「老太太，裡面裝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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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樣的，那時候臺大還在外面收購嘛！就是裝一樣牛奶，我也要臺大的瓶子」就啪一聲把

瓶子摔破。你看這兩個字多值錢，這個金字招牌，我想你也可以感受得到。

黃富三：供不應求是一個問題。因為生產量有限。

康有德： 不是，問題是你生產有沒有那個規模？有這個規模，擠牛奶的清晨幾點起床？

林秘書：很早。

黃富三：同樣一塊錢，一百萬人的一萬塊，跟一萬人的一萬塊一定不一樣啊。

康有德： 你知道安坑農場，就是新店附近那個，牛舍的地板是義大利進口的啊！沒有人願意去，太遠！

當然那個時候因為交通不方便，沒有車子沒有去。所以我跟農場為實習也打過交道，當然不

是現在，跟他們那管理員，吳傳先先生等這些。到農場實習，要上實習課的，一次一位女同學

在實習時說，老師我內急，女孩子說內急我怎麼辦呢？我就去敲畜牧系試驗室大門。你要我當

老師的怎麼辦呢？我對農場說，你給圍一個草的圈圈都能解決問題嘛，你們自己家裡面的馬

桶都是買園藝場土地的錢蓋的350萬元。我一睹氣，我就到梅山上去，離台北五百里，各位

去過沒有？

黃富三：還沒有。

康有德：多好的一塊地。

林秘書：去過，很棒的地方。

黃富三： 下次這個寫得差不多的時候要去。再請教一下，這裡的制度經歷過農事試驗場、農學院農業

試驗場，現在變成生物資源暨農學院農場。在這三個階段，您覺得園藝場的角色有沒有什麼

變化？還有未來這個生農院，園藝場能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康有德：我能不能在這邊回答之前請教，現在歷史學系有沒有改名字？

黃富三：目前沒有。

康有德：要不要改？

黃富三：目前還不需要改。

康有德： 農學院特別有某些系收不到學生，當然臺大新生都是滿額的，不管那個系都一樣。但是第一

學年、第二學年轉走許多學生，所以農學院要改名字。叫什麼什麼的不重要，還是那個樣子

啊，不管是什麼名字。農學首先是解決吃的問題，不但吃、還有看、還有環境的問題，不單

單是吃的問題，不管你怎麼改名字，還是那些人、還是那些事，你有沒有改了名字之後有什

麼不一樣？沒有，還是一樣的嘛！

黃富三： 加上這個名稱會不會有一個新的目標、新的遠景，往那個方向去發展？

康有德：這是當院長在說的話，在作的事情，我不好說。

黃富三： 那園藝場在過去所做的一些工作，您記憶所及，有沒有一些比較特別值得一提的貢獻，如往

外推廣新品種啊，類似這些東西有沒有？

康有德： 每個教授應該有他的專長，也會有特殊的重點跟目標。要幹什麼，到臺大農學院來、生物科

技什麼，他給他自己找了工作的方向、目標。我是專門念果樹的，就是水果那一類的。我像

你們這樣年輕的時候在當助教，是聽教授指導；當了講師以後就想怎麼辦，我想研究什麼？

台灣還有什麼水果？田中長三郎是研究柑橘的世界權威，其他教授光復以後來的，我不管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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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我得表達我自己，我想要研究什麼？我本來想研究鳳梨，可是那個時候台灣有鳳梨公

司，裡面有一個鄭長佑處長，我寫了研究給他看。第一句話，他說康先生，你不要研究這

個，那是他的事業範圍。你得找另一個。所以我開始作葡萄，我引進來了台灣葡萄品種將

近250多種，為什麼作葡萄呢？公賣局的局長陳寶麟上任第一天，要找李添春糧食局局長，

買酒的原料。酒的原料不夠，來了150萬的軍民不夠吃，哪有餘糧作酒？所以他上任的第一

天就去拜會糧食局局長「給米」。那時候沒有外匯，不可能到泰國買米。所以作酒的原料不

夠，那我就想是不是可以作葡萄酒啊？不要佔水田土地種在山坡地，所以引進250多種葡萄

品種。到今天作酒的品種還是這幾種。

黃富三：所以這是葡萄的發展，那是用這個農場作試驗嗎？還是另外的？

康有德： 農場作試驗，分三個地方：一個園藝分場，就是現在的管理學院、第二個就是在山下第7、

8宿舍中間土地。然而因為颳颱風、淹水，颱風一次就給吹垮了，所以只好到中部去。公賣

局給了4萬塊錢。

黃富三：那大概是民國42年吧？

康有德： 應該是民國44年。我先去找台灣有沒有葡萄，日本人也試過，但都不是好的品種。所以我

到了新竹縣的芎林，鄉長林其業提倡每一個家庭都種一株葡萄，一年的賦稅就夠了，所以推

廣葡萄。他說康先生你引來最好的葡萄，苗栗南勢車站，那個小站有個轉軌工叫林玉芳，他

說願意接受。然後到台中的后里叫張啟川，共三個地方。本來有台北一個、新竹一個、苗栗

一個及台中一個，後來公賣局的技正叫張漢文，也想要加入，所以是五個地方。後來台北試

種沒有成功，就剩下新竹、苗栗、后里及彰化員林四個試驗地。

黃富三：那個葡萄品種是哪裡引進的？

康有德：美國。後來有日本。美國跟日本的較多。

黃富三：美國加州？

康有德： 加州大學。臺大農學院跟加州大學合作，馬保之院長來了後跟加州大學合作。

黃富三：所以您引進多少種在台灣？

康有德：有兩百多，我都有記錄的。

黃富三：兩百多種是試驗的，那真正成功的是？

康有德： 成功的只有幾個。從歐洲的像西班牙、德國、法國，甚至南美的智利引來的都不行。因為那

裡氣候乾燥，台灣是多雨的氣候。

黃富三： 所以還是需要經過試驗？比方說像栽培的品種、園藝特性的品種，棚架及剪枝等？

康有德：對對對，都有。

黃富三： 所以說後來台灣會有葡萄酒跟您有關係？

康有德： 對對對。所以公賣局拿出錢來，到台灣大學作實驗，臺大就引種很多，去作葡萄酒。在哪

裡作呢？在公賣局第一酒廠，就是現在善導寺旁邊。那個酒場的場長是陳誠的姪子，叫陳

履坦；技正叫做陳松生技正。但是沒有葡萄公賣局就先敢做葡萄酒？所有的加工品啊，你不

曉得他原料及製造是什麼？沒有葡萄作出來的葡萄酒，做出葡萄酒的酒儲箱像這房子直徑這

麼大。這些不是葡萄作的葡萄酒，中國人喝起來酸酸的，那裡知道對不對？所以那個時候，在

民國46年的時候，省議員、立法委員就去考察，到了第一酒廠裡面去看，說你們這裡有多少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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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一個月賣多少打啊？這一算，民國80年才能賣得完啊。不是葡萄作的酒，怎麼賣啊？所以

公賣局也不能放掉到排水溝去，就拿到板橋酒廠去，板橋酒廠加了桂圓，三年內把這個葡萄酒

作桂圓酒給賣完了。所以加工品，農場裡面除了麵包以外，飲料也是，酸不夠加酸、糖不夠加

糖，香料不夠加香料、顏色不夠加顏色。桂圓酒你買去了，喝到了葡萄桂圓酒。

黃富三：那您後來引進的葡萄，沒有拿去作葡萄酒嗎？

康有德： 開始的時候不夠啊。而且有問題發生了：就是在山地推廣，產量少，到水田裡頭栽培。所以

慢慢放棄山坡地，又跟水田爭地了。到今天還是栽培在水田。

黃富三： 可是葡萄好像在比較乾燥的地方，品質才會好。在台灣您如何克服這樣的困難？

康有德： 是這樣的，在收穫季節不能下雨，其他的季節只要排水好，根不會泡到水裡面就沒什麼問

題。台灣是多雨的地區，當然可以用各種的方法，把他做成溝渠，種在高的地方，排水很

好。找到一年最適當的時期，台灣一年中最適當收穫的葡萄、品質比較好的，是在冬季。夏

天，收穫的品質不好，因為下雨天。

黃富三：冬季不下雨也得要中南部啊，北部四季都迎風。

康有德：北部沒有葡萄，現在很少種，除了家庭種一點。

黃富三： 除了這個研究成果外，還有沒有其他向像推廣的工作？或者像社會教育這方面有沒有作？

康有德： 這個葡萄是其中之一，蘋果、梨、桃子這些溫帶的果樹種類，都是日本人引種的。那些梨是

大陸來的，梨到山上去不是很好。台灣大學山地農場從海拔900公尺到2700公尺，氣溫每升

高100公尺可以降低1度。所以2000多公尺的高山，大概就可以降低個15∼20度。台北市如

果是34℃，那裡是24℃。梅山夏天那裡很舒服吧？

林秘書：是的夏天。

康有德： 梅山真是舒服啊，像開著冷氣。那個農場是奧田彧向總督府申請，在地圖上畫三個圈圈，這

三個圈圈：一個是400甲、一個是44甲、一個是670甲，這三個地方就是今天的臺大山地農

場。以前是1200多甲，現在變成了1000公頃多一點點，被別人侵佔得很嚴重。所以奧田彧

教室就作了這件事情，跟平地農場沒有什麼淵源，他成就了這個山地農場。

黃富三：山地農場是屬於農場管的嗎？

康有德：不是。

徐年生：那是獨立預算單位。跟農場算是平行單位，是農學院附屬的。

黃富三：最後一個問題。您認為未來園藝場要怎麼走？

康有德：我不是剛剛跟你說了嗎？

黃富三： 對啊，不是，是指您個人的意見啊。比如說現在講的休閒農業，還有什麼新的生物科技農業

諸如此類的，您的看法？

康有德：唉。

黃富三：為什麼嘆氣？

康有德： 這個世界變成了是一個small world。今天以我來講，我早飯吃的東西，有澳洲的麥片、荷蘭

的奶粉、台灣的橘子、美國的葡萄柚、加州的葡萄乾、新疆的核桃仁，早上起來就吃遍世界

了。台灣天災這麼多，土地面積小又這麼貴，工資也高，現在工人一天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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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秘書：1千塊左右。

康有德： 一千塊能作什麼，對不對？作工，上班的時候盼下班，下班的時候明天最好能放假。您說農場

怎麼樣還能生產做科技啊？現在年輕的朋友，到實驗室吹吹冷氣，看顯微鏡多舒服？

黃富三：就是純粹作研究。

康有德：  你剛才最後一個問題，我不好回答，就是說那個農場要怎麼樣、園藝場要怎麼樣？就是說規

模太小了，但是有規模的土地又BOT出去。

黃富三： 不過我另外有一種信心是，人哪，實在是萬物之靈，很聰明，常常是在危機的時候，為了生

存會轉機，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我們等著看。

康有德：不錯，我同意黃教授的觀點。




